　　老刘头显然有点焦急，他目光凝重地对我说：“我说过我救不了你爸爸。他既然来到这里就没有活着

　　出去的希望了。你要学会接受这一切......"我有种不好的预感，难道爸爸真的已经被人吃了吗？“

　　爷爷，这是什么意思？我的爸爸怎么样了？他不会真的......"

　　老刘头叹了一口气，说：“你爸运气确实不好。白老板是让你把去给今天重要的客人当性奴。这个客户脾气古怪，干了你爸一个多小时，你爸就是没射，客人一气之下向白老板买了你爸准备今晚杀了吃，解解气。白老板答应过你今天不会杀你爸，所以拒绝了客人的要求......”

　　我舒了口气，“所以我爸没有被吃掉，对吗？”

　　老刘头又叹了一口气，“你爸的运气真的太差了，这个客人脾气古怪，非要拿你爸出气，既然不能买下你爸的命就把你爸的阴茎给买了下来，说是要准备亲手割掉，做成菜吃！”我脑袋嗡嗡的响，“不要！不可以！爷* _爷，你带我去找我爸爸，求求你了！我答应你，我不会再冲动了！”

　　老刘头说：“你去了也没用，你爸的阴茎是被割定了，你去了只会添乱。”

　　“爷爷，我知道我救不了我爸爸，我绝对不会添乱的，你带我去找我爸爸吧！以后你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答应你！”

　　“既然你这么担心你爸爸，那我就带你去吧，别太伤心了！”

　　老刘头带着我走了好长的路，一路上我的脑子里都是在想爸爸是不是已经被割掉了，那是我最伟岸多

　　父亲啊！我一直对他的阴茎那么崇拜，如此神圣的器官就要这样被割掉了吗？爸爸现在是什么情况，

　　他知道自己准备失去最宝贵的阴茎吗？以往威严的父亲被割掉了阴茎以后，我怎么能接受？他还算是

　　男人吗？他还是我爸爸吗？

　　终于，走到了一个库房里，里面有十几个警卫，看到我们来了，一个警卫队老刘头说：“你怎么把他

　　给带来了？”

　　老刘头说“他爸的阴茎准备要被割掉了，他向来看看，随了他吧！”警卫不答应，说：

　　“那不行，出了事谁负责？”老刘头说：“他只是个孩子，能出什么事？你们把他把他绑起来，拦住

　　他不就行了吗？难道你们连孩子都害怕？”几个警卫互相看了一眼，默许了老刘头的说法，安全起见，

　　他们把我捆了起来。老刘头说：“你爸就在里面，他的阴茎准备要被那位客人割掉了！”我顺着他指

　　的方向看见了我爸，他双手双脚都被绑在一块木板上，最上被胶带封住。

　　我急切的跑过去，却被警卫拉住，我被带到了离我爸爸更近的地方，几个警卫把我拉住。

　　我看见白老头也在，我对他咬牙切齿地恨，他看见我来了，好像明白我的想法，对我说：“你别恨我，要不是我，你爸不单止是个太监，他连命都没了！你爸的鸡巴被割掉后，一定会做成美味的菜肴的。如果你爸表现好，我会让他当性奴，如果什么时候我不高兴了，把他宰了做菜！”

　　我气得直咬牙！

　　这时，一个戴着手套、口罩的长发女人走了过来，看起来大概30不到，皮肤很好，看得出很漂亮。白老头说：“这就是要割掉你爸爸鸡巴的客人，你要恨就恨她吧！”这个女人走向爸爸，我感到很绝望，心开始痛了起来。这时，父亲四肢无法动弹，喉结上下动着，看得出父亲非常紧张，他的阴茎也因此勃起，非常可观，差不多有的的小臂粗，可以看见上面的血管交错盘着，可惜一想到以后再也见不到摸不到父亲的阴茎，我就非常心痛。

　　女人一手抓住父亲的阴茎，用力的扭着，父亲疼得皱起眉头，脸一下子红了起来，脖子的青筋都暴起了，看得出是有多疼！女人对啪地一个耳光甩在父亲脸上，说：“刚才要你射，你不射，以后你再也没有鸡巴了，我看你怎么射。谁叫你这么要面子，要面子就不要鸡巴了？”

　　啪!

　　又一巴掌摔在了父亲的阴茎上，阴茎左右摇晃，疼得父亲腹部猛地收缩，满布阴毛的腹肌一块块突起，父亲无法讲话只能听见喉咙有呜呜的声音。这不是以前威严的父亲，现在眼前的父亲一点尊严都没有，连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我心里真的很痛！女人抓起了一把小刀，看来父亲的阴茎是不保了，我的嘴巴也被封住，只能呜呜地替父亲呼喊，父亲似乎看见了我，但他的目光马上从我身上移开。

　　哪个父亲能够忍受得了没有尊严地在自己儿子面前被别人割掉阴茎，从此再也不是男人了！女人左手拿刀，右手握着父亲的阴茎用力地往左扭。

　　父亲的阴茎完全勃起，十分粗大，紫红紫红的，女人的手根本无法完全握住。女人加大力气往左边扭，父亲疼得直翻白眼，眼看着阴茎差一点点就被扭断了，女人猛地松开手，又一巴掌扇在父亲阴茎上，父亲终于松了一口气。

　　可紧接着，女人右手结果左手的刀，父亲看着自己阴茎准备遭殃，喉结紧张地上下吞咽。女人手握小刀，刀锋贴在了父亲阴茎根部，准备割的时候，父亲通红的龟头前的马眼射出了一道液体。

　　父亲失禁了！天啊！曾经伟岸的父亲竟然在我面亲吓得失禁，我心里一阵疼！

　　在场的十几个警卫都笑出声来，我听见有人说什么享受最后一次以男人的方式尿尿，还有的说还没割掉就已经不是男人了！白老头对我说：“看你父亲的熊样，竟然吓到尿裤子？你作为儿子难道不丢脸吗？装什么清高，其实怕的要死！只是拿个剃刀就吓成这样，还算什么男人？”我愤怒的瞪着白老头。

　　父亲的尿液溅到了女人的手臂上，女人一生气一拳砸在了父亲的如桃子样明显的阴囊上。

　　呜呜呜，父亲喉间发出强烈的呻吟，腹部与大腿的肌肉猛烈地抽动，一股股白色的精液射了出来，头一歪不醒人事。

　　我看见父亲没有了呼吸，心里猛地一疼，呜呜地哭起来。白老头快步走到父亲面前，用力地按住父亲人中，只听见父亲喉间又一呻吟，父亲活了过来，终于有了呼吸，我悬着的心了落下了。

　　白老头回到位置上，对我说：“你还得谢谢我，是我救了你爸一命！”我不理他还是看着父亲，显然无亲并没有醒过来。

　　女人再次举起小刀，一边给父亲剃阴毛，一边说：“刚才死活弄你你都不射，弄得我手臂都抽筋了，现在就打你一下你就射了，真没用。不过你的鸡巴我是要定了，这是你失去男人资格前的最后一次快感了！”

　　没多久，父亲阴茎周围的阴毛被剃光，但腹部上的阴毛还在，女人淡淡地说：“这家伙毛真多，鸡巴气味也骚，把毛剃光了才敢下口啊！”

　　说完闻了闻手上的气味。父亲的阴囊有些肿大，我的眼眶还有泪水，看不清父亲阴囊的具体样子，不知道里面的睾丸有没有碎。

　　女人放下剃刀，拿起了一把更大的刀，看来这次真的是要把父亲的阴茎割掉了。这时父亲还在昏睡中，不明真相的父亲准备失去了他雄伟的宝贝。

　　女人右手握住父亲的阴茎，还是一样用力往左边扭，疼得父亲在昏睡中也发出痛苦的呜呜声，她举起了手中的到，同时右手加大力度，女人手上的青筋都暴起了，

　　啪地一声，

　　在场的人都没有意料到，父亲的阴茎海绵体被扭断了，昏睡中的父亲醒了过来，呜呜的呻吟大腿和腹部, 肌肉在抽动，不知道这得有痛苦啊！没想到这女人的力气这么大，父亲雄伟的宝贝竟然折在了女人手里。

　　父亲的阴茎软了下来，可是并没有萎缩，而是肿了起来，整个阴茎像茄子这么大，发紫了！

　　我知道海绵体破裂了，里面充血，父亲再也不能勃起了。想到父亲遭受到这种罪，我心疼哭了起来。

　　这时女人扶起父亲肿得巨大的阴茎，好奇地看着，父亲因为疼痛面部扭曲着，但是却依然帅气，两条浓黑的眉毛紧皱着，高挺的鼻子喘着粗气。

　　这是父亲身为男人最后的时刻，我永远记在心里，这时父亲越发帅气。女人举起手中的到，抵在父亲阴茎根部，父亲闭上了眼睛。

　　一瞬间，锋利的到把父亲整条阴茎完整割下，父亲扭曲的面部淌着泪水，伤口喷出了鲜血！我心疼地嚎啕大哭，想着父亲再也不是父亲了，便哭晕了过去，不省人事。

　　不知过了多久，我醒了过来。想着之前发生的一幕幕，我多想这是个梦，但却这么真实。

　　我知道父亲再也回不到从前了，再也不是伟岸的父亲了，父亲已经失去他的阴茎，再也不是男人了。而父亲被割下的阴茎现在不知在何处，应该被吃了吧！

　　我对着天花板哭泣。这是房间门开了，进来一个警卫，见我醒了，就说：“快吃了桌子上的饭，我带你去见你爸！”

　　我心里十分担心父亲，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生命危险，急切地想见到父亲，我没吃饭，下床便跟着警卫来到了父亲的房间。

　　这时 老刘头正好从父亲的房间出来，看见我，便问：“你醒了？快进去看看你爸。他现在没有生命危险，但是因为失血过多正在昏迷中，接下来你要好好照看你爸，他现在醒不过来，大小便之类的要你用盆子接好。我先回去了。”

　　我不想说话，点了点头就进了房间。一进门就看见父亲躺在床上，穿着蓝色的病服，和白色的袜子。裤裆的开口有一根导尿管，连接着床边的一袋淡黄的尿液。我心想：这么没人性的地方还会给受伤的人穿病服和袜子，而且还住这么好的地方？

　　我走上前，看见父亲的脸并不是没血色的，知道父亲还活着，顿时佩服父亲硬朗的身体。

　　我摸了一下父亲削瘦的脸，是冰凉的，摸了父亲强壮的手臂也是冰凉的，父亲穿着白色袜子的脚，也是冰凉的。但此时父亲呼吸匀称，我知道父亲还活着

　　我很少见到父亲穿白色的袜子。从前父亲在体育局当局长时，上班下班都是穿皮鞋，所以穿的都是黑色的袜子。

　　我早已对父亲所有的袜子都很熟悉了。父亲有白色的袜子，打我很少见他穿过。他每天上班前都会准备一双白色的袜子放在包里，到了体育馆就脱下西装皮鞋和黑袜子，换上运动装和白袜子。到了下班时间又换上西装皮鞋和黑袜子。

　　所以我很少有机会看见父亲穿白色袜子。我经常在父亲下班时接过他的包，把里面的运动背心和内裤袜子掏出来帮父亲扔进洗衣机。再此之前我都会闻一下父亲换下来的白袜子的味道，淡淡的汗味，没有脚臭，袜子也不脏，只是磨得有点薄。

　　虽然很少见到父亲穿白袜子，但是我对父亲每一双白色袜子都很熟悉，包括气味、款式和新旧程度。

　　但是现在躺在我面前的父亲让我如此陌生。我从没见过倒下的父亲。我把脸凑近父亲穿着白袜的大脚，闻不到一丝气味只有袜子和裤腿间漏出来的腿毛让我认得出这是父亲的脚。我小心翼翼地把父亲的裤子脱下，想看一下父亲的伤势。

　　父亲从前雄伟的阴茎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块纱布。我把厚厚的纱布揭去，看到血肉模糊的一面。原来阴茎的位置现在只留下手臂粗的伤口，鲜红的。周围的阴毛已经长出来了一点特别扎手。父亲的阴囊还是肿着，我透过厚厚的皮感觉得到父亲的两颗睾丸还是完好的。

　　这一幕让我心疼极了。父亲真的已经失去了阴茎，他已经不是从前的父亲了，甚至不是男人。这不是梦，这是铁铮铮的事实。到现在我都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我不能接受从前伟岸的父亲现在已经不是男人了，我不能接受这个变化，父亲竟然受了这么大的罪。

　　如果父亲现在看见他的情况，他肯定很伤心，很自卑他从前引以为傲的阴茎现在已经在某个女人的肚子里了，说不定已经变成了粪便。他肯定不能接受自己不再是男人这个事实。

　　我含着泪水，决定要亲手帮父亲解脱！不能再让他受罪了！不能再让父亲这么痛苦！

　　我把导尿管从阴茎断口处拔掉。双手握住父亲的阴囊，我要帮父亲解脱！

　　我双手交叠，用力地摁在了父亲的阴囊上，感觉到里面椭圆的两颗蛋是如此硕大，我在一次发力，啪！父亲的大腿肌肉在抽搐着，同时嘴边涌出了淡黄的胃液。父亲的睾丸破碎了，但却没有死去，我感到罪过和心疼。

　　我并没有帮父亲解脱，还让父亲受到如此大的痛楚。我捧着父亲的阴囊，发现有一颗睾丸并没有碎，另一颗已经碎了。

　　我掐住父亲仅剩的一颗睾丸，那是父亲仅剩的男人标志，是父亲最后生育的确立，我用尽全身的力气掐了下去。

　　啪！

　　父亲最后的一颗睾丸没了，我没有停下，双手碾压着阴囊内质，感觉一点一点的碎掉。父亲的尿道口射出了一股股白色和红色的精液，全身肌肉都在抽搐，双腿在病床上挣扎胃液又一次吐了出来。抽搐停止后我发现父亲的阴囊已经没有了形状，但却十分巨大，像个西柚一般大

　　父亲的身体没了动静，我想父亲已经解脱了吧！不用再受到痛苦了！我把脸凑近父亲的脸，我要亲吻　一下父亲，和他做道别

　　令我吃惊的是父亲竟然还有微弱的呼吸。父亲没有死！我顿时感到心里一抽父亲简直太受罪了！两颗睾丸被掐爆那得多疼啊！我竟然没有帮父亲解脱！现在父亲已经不是男人了。

　　他如果醒来怎么能接受这个事实？我脱下了父亲的裤子，把裤子缠绕在他脖子上。我用力拉紧裤子，父亲被勒的满脸通红，额头上的青筋暴起，喉咙发出了咕噜咕噜的声音，裸露的双腿在床单上晃动，有一只白袜子被退到了脚踝。双腿晃动越来越大，突然不动了，双腿间的阴茎断口处射出了一道道精液。

　　我很吃惊！便松开了手，把裤子松开。父亲竟然还有呼吸，他的生命力太强了！我痛苦地留下了泪水，父亲真的很不幸！当时我脑子一片空白，一屁股坐到父亲脸上。

　　不知过了多久我才起来。这时父亲已经没有了呼吸和脉搏。父亲再也不会醒来了，他不用面对自己已经不能成为男人的现实。

　　父亲。

　　伟岸的一生结束了！

